
飞旋的爱特莱斯
作曲：王丹红



151

浓颜下的感悟
—关于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创作的思考及感言

王丹红

2012 年 4 月接到团里通知，派我作为文化援疆干部去新疆木

卡姆艺术团工作半年。新疆，木卡姆，这两个名字对于我来说既熟

悉又陌生。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的我，虽然之前也有过几首新疆风

格作品的创作，但对于那里文化的了解却仅仅通过一些图文、音响、

影视资料而已。而这一次真正要在那里生活工作一段时间，心里还

是充满了些许遐想和期待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领导对于我的

到来，给予了充分的帮助和支持，为我安排好了全面的采风路线并

派专人一路陪同。由于有了这样的机缘，才让我有幸在新疆最美的

时节—五月，开始了艺术之旅、心灵之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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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大漠、关山重重遮挡的新疆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感性的。如

果一个地区的文化、心灵、个性、习俗，可以用温度计来测量，那

么新疆是强烈、热情、沸腾、极致。新疆有一颗奔驰的心，直率的

爱，喧哗的声音，无遮的视野，性感的身姿，浓颜的面庞。绚丽歌舞、

瓜果美食、民族风情让我充分领略了这片神奇土地的不凡魅力。我

常常这样想，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久远、疆域辽阔、民族众多、文

化异常丰富的伟大国度，需要更多一些的耐心和踽踽独行，才能走

完真相，沐浴身心。这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积累的巨大宝藏，更是

心灵沉淀的最佳时机。正是这次对新疆深入的游历，为《飞旋的爱

特莱斯》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。恰逢那年中央电视台举

办民族器乐大赛，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在我的建议下准备参加传

统组合的比赛，在这样的情境下，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应运而生。

在乐曲的开头，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：“爱特莱斯”是维吾尔

族的一种花色布料。每逢节日，姑娘们穿着用爱特莱斯做成的裙子

翩翩起舞。作品展现了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民，打起手鼓，弹起

热瓦普，尽情欢歌！歌唱他们对艺术的热爱，对生活的赞美。

是啊，新疆以歌舞名世，许多人对新疆的第一印象来自歌舞，

歌舞也是他们关于新疆最熟稔的知识和首先切入的话题。在一首又

一首新疆民歌中，新疆在人们的眼前清晰起来 ：一个一直不停旋转

的新疆、一个裙裾飞扬的新疆、一个用歌声和舞蹈派发名片的新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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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舞是新疆的衣裳、面容、性格和灵魂，也是新疆的气质、神采、

魅力和诱惑。这里可以在没有任何先兆、暗示、提醒、计划、鼓励、

怂恿的情境下，突然变为歌舞的天地，让人惊喜不已，瞬间被点燃。

有了这样扑面而来的感受，就有了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这首作品的

风格定位—将这副火辣辣的浓颜，淋漓尽致地展现在音乐的舞台

上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里无拘无束、浓烈绮丽的美。

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虽然不是我规模最庞大、情感最厚重的作品，

但却是最特别的作品。第一次为维吾尔族乐器量身打造，还真有些

不确定和不自信。在写作的过程中，常常犹豫这样的音乐语言他们

是否能接受？这样的创作技法能否达到我想要的音响效果？维吾尔

族民间乐器的可塑空间究竟有多大？一颗忐忑的心直到第一次听见

排练时才渐渐轻松了下来。

艺术理念的改变

众所周知，“室内乐”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。近代室内乐概念

的定位是在古典主义时期确立的，而且对室内乐的编制形式也作了

规范，例如任何乐器与钢琴的二重奏、弦乐四重奏、木管五重奏等等。

而在中国各地民间，虽没有明确的室内乐概念，但从古时候的琴箫

和鸣再到近代的民间小合奏，从文人雅士的雅集再到市井百姓的闲

逸，这种三五友好聚在一起弹丝品竹、以乐会友的生活方式，记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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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美，产生了例如江南丝竹、广东五架头、

福建南音等等的民间乐种。那么新疆的木卡姆无疑是西域音乐的精

魂，风沙中，旷野上，在一片片绿洲游荡的激情的旋风，也是天山

脚下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。“木卡姆”这个词是从阿拉伯词

汇“木卡玛赫”（Makamah）借用来的，意思是“聚集、集中、集合”。

这种民间组合形式通常由十几种乐器为人声伴唱，有时伴有舞蹈，

结构长度篇幅巨大。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木卡姆的乐谱，虽然十几种

乐器在音区、音色、演奏法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，但却根据同一曲

调按照各自的演奏方式和习惯加花变奏。这在我看来就如同许多根

细小的绳子拧在一起，最终汇聚成一根粗壮的绳子，大家不分你我，

齐头并进。而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在创作理念上彻底打破了原有的

民间音乐表述习惯，运用西方室内乐的创作手法，每个声部的乐器

都独当一面。大家在相互配合、相互支撑又相互抗衡的状态下，你

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是重奏而不是齐奏。在这首作品中，每件乐器

都有可能担任独奏的角色，但此角色的位置是大家“轮流坐庄”，

因而其重奏性体现在作品的运动关系中。这种创作理念的改变，彻

底打破了演奏家们的演奏习惯和音响听觉习惯，大家经常在相互繁

杂的转接、对奏关系中迷失方向。没有了彼此帮扶依靠的拐杖，在

开始排练的时候还真是寸步难行。在这里我必须要感谢新疆民族乐

团的拜团长和“亚西力克”组合十三位年轻的演奏家们，他们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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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纳的态度，成为这首作品成功的重要基础。面对巨大的技术及观

念上的挑战，每一位演奏家都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排练中，付出

了许多艰辛和努力。在 2012 年 CCTV 全国民族器乐大赛中，“亚西

力克”（青春）组合荣获了传统组合类的金奖，同时，在这次大赛上，

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也一举夺得了大赛唯一的一首最佳原创作品奖。

音响常态的改变

作品采用了两个高音艾捷克、两个高音热瓦普、两个低音热瓦

普、一个都塔尔、一个弹布尔、一个扬琴、一个笛子、一个唢呐、

两个打击乐的室内乐组合形式。选择这十三件乐器是因为它们囊括

了拉弦、弹拨、吹管、打击乐这四大音色类别。写到这里，我们不

禁惊叹，仅一个民族就有如此多样丰富的民间乐器，且每件乐器都

具有自己独特的音色个性，暂且不去听它们演奏的音乐，先看这些

“行头”就会让人对这一民间乐种肃然起敬并充满无尽的想象和期

待了。这些不同音区、不同音色的乐器以混合音色对旋律进行着浓

妆重彩的描绘。这种集团化的音响效果强调的不是乐器的个性和音

响的融合度，而是紧紧包裹着歌唱的旋律。这种简单而粗壮有力的

笔法，如同野生天成，带着荒野的神秘和泥土的力量，充分显示了

民间的才华和野性的挚爱。但在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这首作品中，

这些古老的维吾尔族民间乐器却神奇般地改头换面，以全新的音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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姿态展现在舞台上。这些乐器在写作过程中按照音区和音色的差异，

承担了不同的音乐功能，例如艾捷克、笛子和唢呐、高音热瓦普作为

高音旋律乐器常常飘在乐队的上方歌唱旋律，都塔尔、弹布尔、扬琴

则被安排在乐曲中声部的和声层，而低音热瓦普就当仁不让地担当起

乐队坚实的低音基础了。这样的音区安排，使原来单一化呈示的线性

旋律，变成多层次、多色彩、立体化呈示的多声旋律。音色分组的竞

奏、不同音区的转接、不同音色的复调式旋律，使得这些古老的乐

器，既有原始草创时的质朴美感，又被融入了独具匠心的现代作曲

技法安排。这些凹凸有致、丰满细致的音响效果，让我们在感受原

汁原味的同时，不禁对这与时俱进的艺术质感有一些意外和惊喜。

作品结构的改变

中国传统的民间乐曲通常是以加花变奏的手法完成乐曲线性的

结构发展模式。与西方作品中材料、调性等因素对立、统一的发展

手法不同，这种衍生变奏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模式，恰恰体现了东

方人含蓄、内敛的表达方式和中庸的人文情怀。一切都来得那么不

慌不忙、慵懒散淡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，人们越来越习惯了瞬

息万变、五光十色的快节奏生活，从而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语境也

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。《飞旋的的爱特莱斯》采用了快—慢—快的

三部性结构，音乐材料上也突出了舞曲音乐多主题、多乐思的创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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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法，在仅仅六分钟的小作品当中，尽可能展现多姿多彩、目不暇接

的载歌载舞的音乐场面。开始段落八七拍的节奏律动，具有典型的塔

吉克族音乐特质，梆笛在高音区模仿鹰笛犀利的音色，使整段音乐极

具穿透力，这种冲向云霄的欢歌仿佛将我们带到了帕米尔高原，领略

塔吉克族热情奔放的异族风采。中段宁静又带有淡淡忧伤的独白，仿

佛置身于满天繁星下的茫茫戈壁滩，婉约、含蓄而又朦胧。第三部

分热情飞扬的音乐，是绿洲上出现的节日，歌声和舞蹈已经渗透到

人们的血液中，当肉体被风沙解散，自然归于元素，大地呈现真相，

裸露的心灵就开始沸腾。这里已然成为一片歌的海洋、舞的天地！

一部作品的成功，除了归功于作曲家出色的创作才华外，更要

归因于它所处的时代。与其说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颠覆了传统民间

音乐，不如说是在继承发展中选择了进一步超越。当那些被称为“活

化石”的昆曲、木卡姆、南音等民间艺术形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

产的同时，既是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定，又是对其文化衰微的一种警

示。我曾创作了五架头作品《夜歌》，南音作品《千家罗绮管弦鸣》，

在这些作品中我结识了南琶，了解了椰胡。我曾想，中国传统的民

间文化在当下是否要有所发展，在技艺传承的同时是否更要强调精

神的传承呢？我们是否应该靠着这种精神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，

使我们的民间文化艺术生生不息，红红火火呢？这让我想起黑格尔

对历史的描绘，在他看来“历史就像一条流动的河”。那么艺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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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就犹如历史走过的道路一样，一种艺术样式也好，一种文化传

统也罢，都有其发展、演变的客观规律。但在规律面前人并不是消

极被动、无所作为的。正如古典艺术在“古典时代”终结后，以另

一种身姿和形象活动于当代，人类文化的血脉就这样薪火相传，穿

越大时光的风吹雨打而成为不朽的典范。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富有

创造性的现代建构与革新，需要我们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胆识，也

正是我们在面对传统时应有的态度和文化精神。中国民族音乐文化

的发展，应更多地跳离一般性的、指向性的文化背景，我们应看到

它在拥有悠久历史的同时，又处在一个拥有年轻生命力的新时代。

中国民乐新的风貌会有更广阔的前景，在面对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、

中国社会的同时，更要面对世界的未来。

最后引用新疆籍作家韩子勇的一段话 ：“新疆如果是一幅画，

应该是一幅油画，她视觉上的质感，是油画的肌理效果。那种厚厚

实实的油彩，粗粗拉拉的笔触，很浓很重很有力度的油彩堆积。新

疆是浓颜的！”半年在新疆工作生活的经历，已经成为我人生非常

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《飞旋的爱特莱斯》可以

长久地扎根在那里，她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使得那里的音乐文

化更加枝繁叶茂。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和着迷，让我有时骄傲地认定

自己就是那里的原乡人，而非匆匆过客。带着满满的希望、满满的

祝福，愿新疆的民族音乐文化事业越走越好，走出新疆，走向世界。


